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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時期馮玉祥對宗教的態度a926一上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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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

壹 、前言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 ,係軍閥操持國政時期 。(註 l)在此動盪不安的

局勢中 ,反迷信與反宗教的訴求曾隨著啟蒙運動熾烈的展開。(註 2)大致而

言 ,知識份子或統治階層在二十世紀初期 ,已有放棄宗教作為啟蒙或政治宣傳工

具的趨勢。(註 3)然而 ,見諸報端及部份傳記資料 ,我們尚可發現 :當時仍有

不少掌握政權的軍閥 、官僚與政客紛紛表示皈依佛教
,或者以避世好佛著稱 ,

(註 4)或其行動取決於 卜筮星相之流 。(註
-5)他
們之中甚至有援引基督教教

義或者佛教教義 ,作為軍中精神教育的依據 ,(註 6)且企圖以其信仰轉化大眾

的宗教觀 、價值觀 。這些現象正是白魯恂 (Lucian平 .”e)與齊錫生 (Hsi┬

shengCh’ i)的研究結果所謂的 「軍閥如張勳 :吳佩孚 、陳炯明 、李宗仁 、馮玉

祥 、閻錫山等僅有一些不成系統的觀念或綱領
,他們沒有中心思想」 ,(註 7)

所以不得不援引現成的宗教或民間信仰以為己用 。這也似乎顯示在動亂的時代

中 ,人們迫切尋求精神安慰的渴望。但這些割據一方的軍閥
,在面臨現實環境壓

力 ,以建軍為第一要務的前提下 ,即使有其宗教信仰
,也有許多破壞宗教的舉

措 ,諸如廟產充公 、毀廟興學 、據廟地為營地等 。筆者認為軍閥對於宗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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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值得深入探究 ;因為上述的情事絕非簡單的 「反宗教」或 「反迷信」概念所能

解釋 。

以往學者們論及據地稱雄的軍閥的宗教態度 ,似乎祇傾向 「利用說」或 「迷

信說」的單一論斷 ,(註 8)尚未有深入的個案分析 。近年來馮玉祥所寫的日
記

一

自傳及其部屬發表的回憶錄已陸續出版 ,在史料方面可謂有突破性的進展 。

在考慮史料及代表性的前提下 ,本文撿擇宗教傾向較具體的馮玉祥為例討論 。筆

者擬利用這些材料探討二個問題 :其一 、北伐時期馮玉祥與基督教的關係 。查時

傑教授曾認定 「他 (馮玉祥 )一生在政治的立場上多變 ,但在信仰上 ,於皈依基
督信仰之後 ,卻始終如一」 ;(註 9)而且認為 「五〺

一

慘案」之後 ,馮玉祥對基

督教的信仰是冷淡了 ”但並沒有嚴重到叛教的地步。(註lU)筆者擬提出不同的
詮釋 。其二、北伐時期馮玉祥毀滅河南僧寺之意圖 ,當時佛教界咸認為馮氏 「奪

寺廟而不以為罪者 ,因彼乃基督教徒也」 ;(註 ll)但根據筆者所閱資料 ,馮氏
似乎還有其它的考量因素 。本文探究的時間 ,雖然以北伐時期為限 ,但為顯示馮

氏宗教態度的形成及其轉折 ,也略述其早年的宗教經驗 。至於本文討論的時代斷

限 ,止於民國十七年 ;蓋因北伐完成 ,政權一統 ,軍閥勢力相對地削弱 ,政治舞

臺上自無其施展的空間。

貳 、馮玉祥的宗教經驗及其對宗教態度的轉變

一‵早年的宗教經驗

馮玉祥是安徽省巢縣西北鄉竹柯村人 ,光緒八年 (18路 )出生在直隸 (今河
北省 )青縣興濟鎮 。(註炮)他自謂幼時 「長期在窮困中掙扎」 ,(註13)僅受
過簡單的蒙稚教育 。但馮氏稟受其父的剛直性格和母親的慈祥心術 ,在家庭又能

飽受嚴正的道德訓育 ,因此不致於染上世俗驕惰的惡習 ,而成就了質樸 、孝友 、

純謹 、仁愛的人格 。後來他參預軍務 ,一受國恥之刺激 ,遂發展出救國救民的宏

願 。(註Ⅱ)在急豦I變化的時代中 ,馮玉祥可謂是能洞察時代脈動 ,靠著勤學與
苦練逐步升遷的新時代人物 。一般而言 ,心理分析學派的學者認為 :過去的經驗

與現在的行為具有因果關係 ;(註15)所以幼年時期的經驗 ,可能是型塑日後人
格與思想的關鍵 。馮玉祥在其自傳 《我的生活》及 《馮玉祥自傳》中 ,皆曾強烈

表示對他幼年宗教經驗的極端不滿 。書中描述其父信仰佛教誠篤 ,甚至還將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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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做財神爺 ,向那頭蛇設立牌位 ,焚香叩頭 ,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裡過日子 ;

(註16)另外 ,馮母的病情並未因其在真高莊劉爺廟的虔誠禱告而病癒 。這使他

對於神的信念第一次起了動搖 。他曾以嘲諷口吻追溯 :「庚子年義和團起來
,八

國聯軍打到保定 ,劉爺廟遂被毀掉 。他的無邊的法力 ,也一旦竟降伏於洋大人之

手!」 (註17)誠如馮氏自述 ,小時候他曾隨著尊長胡亂跪拜 ,直到習知基督教是

利他的犧牲博愛之道 ,是為多數人謀幸福 ,他的多神教信仰才根本推翻 。由於馮

氏具有剛直 、不憚煩難 、不怕招惹 、竭力矯正時弊的性格
,因此幼年對宗教不滿

的經驗 ,伏下了日後破除迷信 、毀滅僧寺的使命感 ,並且造成馮玉祥視民間宗教

信仰為迷信的單一化概念 。

據馮氏自述 ,早年他受到傳統中國反教反洋思想的影響 ,對於基督教並不友

善 。例如他追憶十二歲剛入伍時 ,曾為了驅逐瘟神 ,用萊福槍打過保定府的福音

堂 。(註18)光緒二十六年 (19UU)在保定時也曾當街詰駁外國教士 ,甚至還去

教會搗亂、槍擊外國教堂 。
(註 l° )同年的義和團之役 ,對馮玉祥造成相當大的

衝擊 。當時北方的教士教民氣燄日高 ,民教衝突轉烈 ,列強對華掠奪亦更為蠻

橫 。民間反教反洋的聲勢 ,尤以 「八卦教」最大 ,八卦教所練之拿
,名日 「義和

拿」。當李秉衡任魯撫時 (18%一 18叨 )目攀民為義民 ,因此傳習者日眾 。他們

普設神壇 ,自稱祈禱後降神附體 ,口誦咒語 ,則可金刀不入
,槍砲不傷 。(註

m)清廷遂利用其愚妄的排外心 ,援引號稱有神助之練攀者 ,恣殺外國官員與教
士 ,導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 。據其自述 ,對於義和團之役 ,他最痛心的事就是同

胞的愚蠢和迷信 。(註21)筆者認為這個經驗對於馮氏日後處理河南省 「紅槍

會」、「廟會」的決策有深遠的影響 (詳見下節 )。

二、篤信基督教時期 (民國四年至民國十四年 )

馮玉祥予人最鮮明的印象 ,是其 「基督將軍」的稱號 。當時外國人與牧師皆

認為馮玉祥是完美的基督徒 ,並稱美其領導的軍隊為 「中國的基督教軍隊」。

(註”)一般人 ,尤其是佛教界 ,也認為馮氏 「奪寺廟而不以為罪者 ,因彼乃基

督教徒也」。(註”)根據馮氏自傳與簡又文等人的記載 ,馮玉祥從反教反洋到

對基督教有更深刻的認識 ,主要源於三個經驗 :其一 、在拲亂時期
,馮玉祥眼見

一位外國女教士莫瑪莉 (ⅢssMa,MUⅢ )被民兵殺害為道殉身 ,受到感動
,於

是對於基督教厭惡之心漸去。(註舛)其二 ,光緒三十一年 (19“ )馮氏在北京

崇文門外一家基督教醫院就診 ,他對於醫生所說的 「不要謝我們
,請你謝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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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說法 ,感到很新奇 ,(註巧)因而對基督教傳教士獻出無私之愛 ,有進一
步體認 。(註%)其三 、民國初年馮氏任職禁衛軍團長時 ,常去北京崇文門內耶
穌教堂聽穆德博士 (JUhikMUtt)講道 ,對於其所述博愛利他的道理 ,留下很好
的印象 :

習間耶穌博愛救人之旨 ,與軍人獻身救國之義一一吻合 。⋯⋯竊念吾
國人民 ,果能如此 ,實足以改良社會 ,富強國家 。而以之約束軍心 ,使不
致牽於外物 ,氾濫無歸 ,尤於馭兵之道別開法門。昔曾文正嘗言 「取人之
長 ,以濟己短」 ,吾於是信仰之心 ,油然而生。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
榮也。(註” )

在牧師劉芳的影響下 ,民國四年馮玉祥於北京的美以美會領洗 。他曾表白

說 :「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 ,毫無迷信觀念 。」「所求只利於己 ,有損

於人者 ,謂之迷信 ;所求犧牲一己 ,利國利人者 ,謂之信仰 。」 (註m)雖然馮
氏自許信教的動機是為了救民與改良社會 ,並稱即使在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 ,

也絕不寬容庇護教友 ‵傳教士 。(註”)但分析馮氏對基督教最熱衷階段 (民國
八年 ,馮氏駐守常德時期)的行止 ,(註3U)其狂熱程度絕無異於傳教士 .那時
候 ,他開始採用部份基督教教義作為軍隊精神教育的內容 ,並令全體官兵集合聽

牧師講道 。有位民國九年至十四年在馮玉祥部隊的中尉軍官追憶當時的情形 :

他 (馮玉祥)規定全體官兵每個星期都要做一次禮拜 ,聽牧師們宣講
基督教教義 。牧師們常常宣講上帝的仁慈之心 ,講博愛為懷 ,講仁愛之
道 ,強調 「愛人如己 ,捨己濟人」 ,宣揚耶穌為宣講人類親愛精神而被敵
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是死得偉大 。這些牧師常常講得痛哭流涕 ,想以此感
化或籠絡人心 。⋯⋯無論部隊走到哪裡 ,都要在駐地搭上這幾間活動木
房 ,在那裡做禮拜 、念聖經 、唱聖歌 ,有時也在木房裡開會 。(註31)

《星島晚報》也曾記載 :「渠治軍亦採取宗教儀式 ,故下令部屬於大軍進行時 ,

均須高唱 『基督教軍人精神歌』 ,並對其所自作之 『軍中十誠』傳令抄寫 ,以供
指揮作戰之用。」 (註笓 )
以後在他任職陝西督軍 (民國九年至十年間)及河南督軍時期 (民國十一

年),也經常邀請牧師到軍中傳道 。(註33)根據簡又文蓍 《馮玉祥傳》引述薛
立頓所言 :「 .⋯‥至十三年春 ,全軍三萬人中 ,統計信教者半數 ,軍官信教者十

居八九。」 (註田)姑且不論當時官兵是否投長官所好而信教 ,表面上馮氏在軍
隊中的傳教相當成功 。此外 ,馮氏督陝期間 ,又特設 「軍人青年會」於督署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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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廟 ,內設運動場 、圖書館 、飯堂 、浴室 、閱報室等
⋯⋯ ,(註“)這完全是

基督教青年會的翻版。民國十四年三月 ,馮玉祥任職西北邊防督辦時
,他深感雖

採基督教作為練兵的精神訓練指標 ,但毫無組織 ,遂成立 「西北基督教協進

會」 ,計畫軍中每千入設立一位牧師。自開辦後
,基督教工作進行大有進展 ,但

旋即因戰事與馮玉祥宗教態度改觀而終止。(註“)另外有學者研究指出 :馮玉

祥也曾利用基督教關係 ,聯絡軍政各界上層人物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所成立

的 「政界基督教徒祈禱會」 ,標榜 「宗旨為了團結救國」
,實際上這是一個帶有

宗教色彩的政治俱樂部 ‘(註39)在部份外國傳教士看來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

變 ,推倒曹錕 、吳佩孚 ,乃是 「基督教青年會一一力量非常強大的美國Y.M.C.A.

一一發揮它全部的影響來支持馮玉祥 ,經過一場戰鬥
,打敗了吳佩孚」。(註

38)

民國十一年 ,在底定河南的過程中 ,馮氏的部屬曾宣稱 :張之江以兩營人一

一不及一千之數 ,敵趙部 (趙倜)八十營一一四萬餘眾 ,苦戰兩日
,寧死不退 ,

「全得力於祈禱」。(註”)據此 ,我們似乎可推知 ,在全軍宗教氣氛濃厚的情

形下 ,諸如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北京 《光報》載馮玉祥駐兵河南所推行的改

革廟宇行動 「城隍廟 、東獄廟 、觀音廟 、相蔮寺等處 ,或有駐軍
,或改為學校 ,

或改為救苦收容所 ,或改建市場 ,所有偶像多被破壞 ,所有僧道多被驅逐」 ;

(註們 )這是基於個人信仰而熱忱宣揚基督教的可能性顯然較高 。在 《我的生

活》一書中曾提及 :「河南的廟宇很多 ,佛道在民間的勢力本來很大 ;趙倜督豫

期間 ,又從而大事提倡 ,使河南民間更是瀰漫著濃厚的迷信煙霧。」 (註41)由

此可見 ,宗教信仰系統不同者為了顯示其優越性 ,往往宣稱其他信仰是迷信
,殊

不知各種宗教信仰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應或投射 。但我們亦不可忽視馮氏改革社會

的決心 ,至少他自許本湯公之意 ,盡可能將廟宇作為開辦學校之用 。湯係指清朝

兩江總督湯斌 ,他到任後將淫寺盡皆毀去 ;馮玉祥係延續自清末以來廟產興學的

舉措 。(註佗 )

三、五〺恪案後宗教態度的轉變

民國十四年上海 「五〺慘案」爆發 ,對於中國人產生重大影響 。隨著痛恨外

人情緒的增長 ,「久被嫌疑之基督教 ,遂集眾矢之的
,⋯⋯ 『反基督教運動』各

地紛起 、倍形熱烈」。(註們)此時馮玉祥也對外國基督徒深感失望。他曾沈痛

地說 :「 『五〺』慘案發生 ,吾聞之憤極 ,而基督教徒無一仗義直言者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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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七月八日)即通電 (為 「五〺」慘案告全世界基督教徒電 )以責
之。」 (註併)該電文云 :                ﹉

各國教會對此凶暴殘殺 ,亦默爾不言 ,一若暗示同情者 ,∴ .⋯吾不禁為基

督教危矣 !近世非議基督徒與反對基督教者 ,其聲浪甚高 ,而教徒亦日趨
於末路 ;若不回頭猛省 ,力爭上流 ,勢必沉之九淵

一
莫由復起 ,既為耶穌

之罪人 ,又為人類所擯棄。(註的 )

甚至他還指責一位極熟識的美國牧師古約翰 (Rev.JUIlnGUfUrth)冒充教徒 ,說他

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因為古約翰認為屠殺固酷慘 ,但英國人必須自衛 ,而此輩亂

黨非殺死無以懲辦 。(註巧 )從此馮玉祥決心拋棄基督將軍的稱號 ,並取消以基

督教教義作為軍中精神教育的原則 。原來在軍隊中的隨軍牧師 ,也不再傳道 ,另

行分配其他工作 。同時馮氏也嚴厲批判外國傳教士的工作不該逾越傳教的範圍 ,

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 。(註η)這些例證在在顯示 ,當時馮氏對於基督教徒與傳
教士確實相當不滿 。

至於 「五〺慘案」後馮玉祥與基督教的關係究竟如何 ?查時傑教授認為馮玉

祥當時並沒有到要與基督教徹底決裂的地步 ,(註硱)其皈依基督信仰之後始終

如一 。(註妙 )筆者認為此說法仍待商榷 。有位在馮玉祥身邊工作十五年的馮紀

法先生曾口述 :「馮先生聲明退出了基督教 ,並表示西北軍全體官兵一律退出基

督教 。」 (註5U)有位西北軍將領也回憶道 :馮玉祥這時已經把信教看作一種幼

稚的舉動。(註51)《星島晚報》也有這麼一則記載 :「渠於一九二六年因內戰

失利 ,被迫下野 ,遂經由西北利亞 ,至莫斯科作一年之寓公 。據聞渠亡命蘇聯

時 ,已取消其宗教信仰 ,而變成一認 『神』為不可思議者 。」 (註兒)上述這幾

則例子 ,似乎較之 「五〺慘案」後馮氏在西北軍幹部學校仍發給學生聖經與隨軍

牧師並未遣散等事 ,更能佐證北伐時期馮玉祥對基督教的態度 。另外 ,從治軍方

式的改變 ,亦育巳推知馮玉祥對宗教態度的轉變。在民國十五年四月馮氏赴俄遊歷

之前 ,據聞已被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國民黨代表徐謙等人說服加入國民黨 ;同年八

月中旬自莫斯回國後 ,更採用所謂 「孫科送來的共產黨幫助國民黨改組後編寫的

幾千本三民主義」、冊子」
;作為軍中精神教育的中心思想 。(註兒)直到民國二

十年 ,馮玉祥在一則他所寫的詩歌 〈神〉中 ,還存有如下的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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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紙燒香與念經 ′都是些庸人的迷信 。修廟塑神蓋禮拜堂
,均是為寄生蟲

留下遺產 。教堂裡牧師 ,廟宇裡和尚 ,抱著經典在說誑
,還有的為帝國主

義作偵探 。⋯⋯可敬的同胞們趕快醒起 ,趕快的注重科學
,研究真理 ,打

破一切迷信 ,要靠自己救自己。(註弘)

對於報紙所載馮氏於民國二十七年又復皈依上帝一事
,(註“)則無庸置

疑 。翦伯贊在 〈追憶玉祥將軍〉一文曾提及 ,民國二十九年時他才與馮氏認識
,

「馮將軍∴.⋯他既沒有參加抗戰的機會 ,就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活 。當時
⋯⋯有一

位姓王的牧師替他講聖經和英文」。(註站)抗日戰爭期間 ,從淪陷區逃到大後

方的難民無以為生 ,為了救濟難民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馮玉祥還在重慶

發起成立 「全國基督教徒節約獻金總會」。(註Ⅳ)這二例正與查時傑教授用來

證明馮氏並未有叛教的行為與言辭的例子相互呼應 。馮玉祥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

月的日記中表露 :「對基督教的信仰 ,則不特未見消滅 :且深信基督精神為救國

之途徑⋯∴.。 」 (註兒)由此可見 ,不宜援引北伐之後馮玉祥對於基督教的態

度 ,來解說北伐時期馮氏對基督教的看法。

綜上所述可得知 ,馮玉祥原本因為敬佩基督教的犧牲、服務、愛好和平、有

紀律等精神而篤信基督教 。但自 「五〺慘案」發生後 ,馮氏篤信基督教的態度
,

因其強烈反對帝國主義思想而大幅削減 。且因反對帝國主義的緣故
,使得馮玉祥

的政治立場 ,一度與聯俄容共時期的國民黨左派份子及共產黨相同而結合 。藉此

機會 ,馮氏得以採用 《三民主義》取代基督教教義 ,作為軍隊精神教育的主要內

容。此外 ,馮氏在民國十四年任職西北邊防督辦與北伐時期
;吸收不少回教徒幹

部與士兵 ,也可見馮玉祥的宗教態度較前寬容 。例如 ,民國十六年四月馮玉祥自

鄭回汴時∴其部下鄧飛黃與共黨及左派份子等響應汪兆銘之反宗教運動
,但剛發

動即被馮玉祥禁止 。馮氏申斥云︴「本軍幹部士兵多人一向篤信基督教
,而今則

有信奉回教之馬鴻逵 ‵馬鴻賓等數萬人加入 ,共同從事革命 。本黨根本主張信教

自由 d」 (註”)馮玉祥對宗教的態度既有極大轉變 ,那麼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

間 ,馮氏毀滅河南僧寺的意圖 ,就絕非他個人信仰基督教的單一因素所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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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北伐時期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之意圖

一、毀滅廟寺的開展

民國十五年底至十七年間 ,馮玉祥在河南毀滅廟寺 、驅逐僧尼 ;繼而江浙 、

兩湖也興起打倒迷信 ,搗毀佛像之舉 。(註ω)十七年 ,江浙大學的教授們不但
倡議 「廟產興學」∴並提出 「打倒僧閥 ,解放僧眾 ,劃撥廟產 ,振興教育」四項
主張 。(註61)佛教界莫不視此等為洪楊悲劫之再演 ,並將眾矢之的指向馮玉
祥 。究其實 ,毀滅僧寺的開展是自清末民初以來的時代潮流 ,一方面民智漸開 ,

有識之士皆認為非截斷宗教 、迷信加諸於人的束縛不可。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籌
款困難 ,為避免擾民 ,凡新政諸舉措只得向寺廟派捐 。例如 ,光緒二十四年張之

洞在其 〈勸學篇〉內即主張以佛道寺院改稱學堂之用 ,以為天下寺院何止數萬 ,

皆有田產 ,其物皆由布施而來 ;若改為學堂 ,則屋宇田產悉具 ,實簡而易行 。其
辦法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堂 ,留十之三以處僧道 。(註ω)這個辦
法可說是提倡廟產興辦公益之先聲 。

民國元年頒布臨時約法 ,雖確立了 「人民平等」、「信教自由」等原則 ,但

各省仍因駐兵 、興學及地方公益事宜而侵奪廟產 ,豪紳莠民更往往藉端侵佔 。北
洋政府內務部檔案中有一件 〈中華佛教總會致國務院呈〉,詳述民國初年佛教界
所受的破壞 。其要點有二 :其一 ,當時臆造新學者 ,假以團體名義 ,毀像逐僧 、

苛派捐項 ,或者勒令還俗 ,甚至各鄉董還率領團勇強行威逼 ,稍有違抗 ,則稟報
官廳嚴行拘捕 。因此各省僧徒流離失所相丐於道者所在多有 。其二 ,軍興之後 ,

各廟一經軍隊駐紮 ,即可援例改為他項公所 。(註“)綜之 ,佛教界因累於寺
產 ,成為軍閥政客 、土豪劣紳的攫取目標。尤其在各軍閥戰事吃緊 ,籌餉不易的
地區 ,甚至寺廟內的古木亦有人獻計伐售。民國十六年的 《大公報》記載這麼一
則消息 :吳佩孚要伐堤柳去變賣 ,有人獻計洛陽大寺內尚有漢柏五六十株 ,每株
可值一萬元之譜 。(註“)由此可見侵佔寺廟是時勢所趨 ,局勢所逼 ,絕非馮玉
祥所獨行。

馮玉祥毀滅河南僧寺之所以受到佛教界的極度重視 ,係因其向開封相蔮寺派
捐事件 。開封相國寺為河南省首剎 ,民國十六年 ,馮玉祥曾向其派捐 ,為相國寺
住持敘惠嚴詞拒絕 。敘惠以和尚吃八方 ,而馮氏竟吃十六方為詞 ,堅持不認捐 。
某日黃昏 ,相國寺即被軍警包圍 ,所有僧眾盡行驅逐 ,寺廟財產一律沒收 。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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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改相國寺為中山市場 ,所有的佛像除了千手觀音外 ,均悉數搗毀 ,千年道場 ,

毀於一旦 。(註“)據 〈民國佛教年紀〉所載 ,,民國十七年二月 ,河南省政府

更明令處置寺廟財產 ,將各縣所在地之寺觀廟宇改建兵房 ,資產辦理中學等 ;因

而開封之相國寺 、龍亭救苦廟 ,被改為中山公園、中山市場及救濟院。(註“ )

馮玉祥的這些舉措 ,受到上海佛教維持會王震 、施肇曾 、聶其杰等人的抗議 。十

七年三月 ,他們即呈請政府下令制止暴力行為 ,同時電請馮玉祥停止其破壞佛教

行動 。這時 ,常熟佛教通訊社也因馮玉祥在開封逐僧滅教 ,而籲請中央令飭變通

辦理 。(註σ)當時佛教界的解釋並不充份 ,他們認為馮玉祥毀滅河南僧寺 ,係

因派捐不遂所欲而 「一時魔氣暴發」 ,且以基督教徒而歧視佛教 ,加上學閥土劣

鼓吹 ,才導致其胡妄 。(註“)但就筆者所見資料 ,似乎仍有其他因素 。以下試

從其他角度探討馮玉祥毀滅河南僧寺的意圖。

二、意田分析

(一 )個人信念

關於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的原因 ,在個人因素方面 ,除了佛教界認定馮氏係

意氣用事 ,且其原為基督教徒之外 ,馮玉祥曾指稱 「毀佛」有其個人信念的考

量 。有一篇馮氏在新鄉行營對全體官兵的訓話 〈破除迷信與革命之關係〉,揭示

如下的訊息 :

基督教中有吃教 、恃教 、用教三派 。其餘的各派宗教 ,也是如此 。譬

如佛教 ,他有他的真精神 。大無畏的精神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回教亦

有他的精神 ,耶穌亦有他博愛利他的精神 。但是絕不是說在那個通都大邑

的地方 ,立一個什麼佛教維持會 ,或保教會的種種名稱 ,好藉此佔領廟

產 ,向人化緣弄錢﹉。牧師吃大餐、穿洋服
,住洋樓 :窮教友穿的破 ,連禮

拜堂都不准進 ,恐怕傳染他們 。這一種教徒專為吃飯 。他聽說革命政府要

把廟宇改修學校 ,禮拜堂辦平民學校 ,教育我們的青年主人 ,拿廟產辦公

益 ,他就忙了。先掛起一塊佛教什麼會的牌子 ,或者什麼學校的牌子 ,教

員校長都是早晚念阿彌陀佛 、磕頭的和尚道士 ,學生是三五個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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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有許多拜神拜鬼的 ,⋯⋯近來在河南還有許多這些玩意兒 。什

麼天門會 、紅槍會 、黃沙會 、黃槍會 、綠纓會 、大仙會 ,種種奇怪的名目

都出來。這都是那些少數野心家 ,假借吃符拜佛來迷惑許多思想落後 、無

知無識的老百姓 ,藉此搗亂 。⋯⋯為什麼鬧義和團的亂子呢 ,就是人民的

知識太差 ,迷信拜佛吃符 。

我們現在的辦法 ,是把所有不該留及不相干的廟 ,一律改修成教育

館 、市場 、俱樂部 、革命博物館 ,⋯⋯把以前廟裏的臭味兒 ,一律掃除

了。⋯⋯迷信這一件事 ,實在關係太大了 ,我們中國人多少年來吃了它的

虧也太多了。況且和尚道士 ,豈能代表佛的精神嗎 ?

迷信是落後民族的象徵 ,是亡國滅種的根源 ,我們革命的人 ,萬萬不

能信奉迷信惑人之說 。我們只有三民主義的信仰 ,只有自己信仰自己 。
( 註ω )

從上面所引述的文字可知 ,民國十七年時 ,馮玉祥鑑於所見佛教界積弊甚

多 ,仍將大多數的佛道信仰與迷信混為一談 。經歷 「五〺慘案」之後 ︳馮氏對基

督教不再熱衷 ,毀滅廟寺意圖中的的宣教成份似已抽離。雖然馮氏一度與國民黨

左派及共黨份子過從甚密 ,但他的宗教政策似並未受共產黨採取反對宗教的策略

所影響 (詳見上節 )。 基本上 。馮氏對於宗教的態度 ,係與孫中山先生一致 :主

張信仰自由 ,但要破除迷信 ,掃除積弊 ,與民更始 。就筆者所見民國初期地方志

的記載 ,民國十七年毀寺廟除偶像之舉 ,除興學外 ,還確實達到某些正面的影

響。例如 《重修正陽縣志》載 :「正陽舊有僧會司 ,管理佛教徒事務 ,對於佛學

教義不甚講求 。⋯⋯近年新政行 ,廟產廢 ,緇流散亡殆盡 ,而士民反多聚研佛學

者。」 (註η)馮玉祥破除迷信的革新信念 ,正隨著掃除積弊 、民智漸開而逐日

實現 。

(二 )經濟面

除了上述破除迷信的理念之外 ,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的行動也有其經濟需求

的考量。當時軍閥籌集軍費的方式 ,主要仰賴就地籌辦。但是自民國以來 ,河南

省除兵禍外 ,災荒不斷 。除了民國二年的旱災 ,七年 、八年的水災 ,九年的大

旱 ,十年和十三年的水災 ,十七年更有大旱兼蟲患 ,十八年水 、旱 、蟲患兼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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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註71)因此 ;能向河南民眾徵課的所得確實有限 。馮玉祥曾自述主豫時

期 :

豫省財政紊亂金融恐慌
’,至十六年已達極點 。其遠因固在軍伐之任意

搜刮 ,其近因則在河南銀行之濫發紙幣 ,不能兌現 。及余率師克復 ,河南

省金庫早已一錢不名。然大軍北伐 ,需款孔亟 ,雖一切政費一再核減 ,而

財源枯竭 ,實有仰屋之嘆。(註砲 )

據民國十六年三月份報紙記載 ,當時河南因各軍催征需索太甚 ,紛告民變 。報

載 :

各縣統限於陽層三月份內將十九年地丁一律掃數 ,其有困難情形者 ,

由該縣知事於富紳巨賈內 ,擇其家貲有五千元以上者 ,先行按戶借款 ,報

解鄭州總部交納 。若各縣知事一月內收數不及八成者 ,即行撤懲 。⋯∵確

山、遂平兩縣之百姓 ,因靳軍勒派前敵給養太重 ,民力難支 ,現已次第聯
﹉
合 ,聚眾抗拒 ,情形危急 。⋯⋯日下西南各鄉 ,紛紛民變 ,或聚一二萬人

或聚三五千人 。(註93)

又據十六年五月份報載 :

在紅槍會與軍隊混戰中 ,鞏洛一帶成為人間地獄 。民眾洽街乞食 ,四

鄉樹木亦被軍人伐充柴火 ;將成一無所有 。民間糧食已完 ,全恃榆葉榆乾

暫時養命 。(註π )

到了民國十七年 ,馮氏主政河南與陝、甘已達年餘 ,該地區的財政狀況猶未能改

善 。報載 :「豫陝甘三省地瘠民窮 ,財政枯竭 ,即令不養一兵一卒 ,政費已屬不

足分配 ,況今養兵四十餘萬 。」 (註乃)這些報導正足以說明 ,馮玉祥主政河南

期間 ,經費來源的確有困難 ,非廣闢財源不可。

與當時河南的民眾相較 ,當地寺廟 、道觀的財產顯然是較充裕的。以 《民國

重修信陽縣志》載 〈民國以來沒收廟產約數表〉所呈現統計為例 ,民國二十五年

以前 ,信陽各地學校沒收的廟產相當可觀 。(註%)因此佛教界主張馮玉祥毀滅
佛教的目的 ,在於沒收寺廟財產之說 ,亦言之有理 、但我們不能視為唯一目的。

民國初年 ,各大寺廟一般仍擁有大量土地。據說化城寺的土地橫跨安徽 、江蘇兩

省 ;常州天寧寺擁有土地萬畝 。(註99)甚至當時的豪門大族還有假借寺廟規避

大宗的土地稅者 。總之 ,廟宇 、道觀的財產是眾人覬覦的對象 。曾有學者指出 ,

馮玉祥沒收相國寺時 ,尚無沒收全省佛教寺產的計畫 。後來因學閥土劣趁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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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條陳沒收全部寺產 ,想以此為升官發財的機會 ,全省大小寺廟財產才遭受空

前的毀滅 。不僅所有僧眾一律驅逐 ,勒令還俗 ,還強迫從軍 ;將所有寺產充公 。
據研究指出 ,馮玉祥此舉欲增財源的希望並未達成 ,大部分寺產都中飽土劣的私

要 ,僅有少部份歸公 。(註9B)總之 ,馮玉祥若祇為經濟因素而毀滅廟寺 ,那麼

他是失敗了。

(三 )政策面

此外 ,筆者認為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之舉 ,也有其政策面的考量 。河南省因

地居中樞 ,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鄉間農民因苦於軍閥重斂

一

土匪騷擾 ,紛紛借

宗教力量 ,組織紅槍會 、廟會 、夫門會 、黃沙會 、黃槍會 、扇子會 、大仙會等勢

力以自保 。根據民國十六年五月 ,漢口 《民國日報》所載河南紅槍會調查概況指

出 :

河南紅槍會遍地有之 ,各地首領所能號召的民眾 ,從數千到數萬不
等。他們鄉土觀念很深 ,各自為戰 ,故同為紅槍會 ,而有向奉軍攻擊者 ,

有助國民軍者 ,有助張作霖以攻革命軍者 。他們唯利是圖 ,易為人所利
用。(註79)

至於廟會 ,它是河南中部極著名的組織 ,約有六百萬信徒 ,幾乎有五分之一的河

南人民都是跟隨者 。他們曾佔有許多縣 ,並破壞平漢隴海線 。樊鍾秀與鎮國軍的

領袖 ,曾經在民國十六春天利用他們和馮玉祥作戰 。而且廟會所採取的策略處處

與馮玉祥作對 ,凡所到之處即重修廟宇 ,並釋放為放足與勢辮被拘的人 。雖然他

們被國民軍打敗了 ,河南中部仍處處有其餘黨。當馮玉祥驅逐僧道並沒收其產業

時 ,據說全河南的和尚道士都加入廟會 。(註BU)

綜上所述 ,這些團體因實力與號召力頗大 ,不但易為其他軍閥所用以攻打馮

軍 ;更甚者 ,馮玉祥軍隊所仰賴的 「截留鐵路的收入」也有危機 。(註81)為杜
工絕後患 ,民國十六年八月 ,河南省政府遂頒布 「河南地方紅槍黃槍等會改編民團

暫行條例」 ,以收編之 。其要目有 :取消各會名稱 ,養成純粹之民團 ,受該管縣

長之監督 ,現有槍械需呈報 、烙印、編號 ,並需講授三民主義 。(註跑)但是在
河南的此等民間宗教團體 ,其勢力仍然猖獗 。似乎祇有根除其聚眾集會的根據地
一—寺廟 ,才得以根絕威脅 。再者 ,河南的這些民間組織 ,份子複雜 ,行為逾常

軌 ,正予馮玉祥破除迷信的口實。紅槍會自稱有持咒護身之術 ;(註B3)豫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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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會宣稱 ,凡相信大仙並念咒訣者則槍箭不入 ;(註駬)豫東扇子會的首領還自
稱皇帝 ,謂持扇吞符能避槍彈。(註“)這些光怪陸離之術 ,正似當年義和團拲
民的行止 。雖然筆者並未見到有關馮玉祥為剷除民間組織勢力而毀滅僧寺的直接

證據 ,但筆者認為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之舉 ,必有其政策面的考量 ,以收一石兩

鳥的功效 。                               、

肆 、結語

由於宗教信仰與人們的心理狀態有關 ,很難測度 ,目前筆者只能使用馮玉祥

所寫的日記 、自傳及其部屬或當代人的回憶錄 ,輔以報章雜誌所載資料進行分

析 。馮玉祥在其自傳中曾謂 :「時事不同 ,思想自異 。故余所為 ,不主故常 ,往

往前後懸殊 ,不知者驚異駭怪 ,幾莫明余為何如此 ,而實則基於思想之變遷 ,力

求上進 ”以赴事功 ,始終殆一貫耳 。」 (註“)這段話正說明政治人物的抉擇是
以實際情況考量為前提 。因此 ,在分析北伐時期馮氏對宗教態度的轉折之餘 ,我

們亦能體會當時政治、社會環境變遷對馮氏所造成的衝擊。

木體而言 ,馮玉祥早年不愉快的的宗教經驗 ,對他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及至

義和團恣殺教民與洋人 ,導致八國聯軍 ,更奠定他破除迷信的決心 。lL後馮氏因

接觸基督教 ,體認基督教教義遠較民間的傳統信仰理性 ,且其宣揚博愛救世的理

論正與馮玉祥愛國救國心態切合 ,遂篤信基督並在軍中熱切宣教 。當 「五〺慘

案」發生後 ,馮玉祥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劇變 ,他不僅對於基督教徒與傳教士有所

批評 ,還一度聲明退出基督教會 ‘自接觸 《三民主義》 ,馮氏對於宗教的態度便

追隨孫中山先生 ,主張信仰自由 ,但要破除迷信 。因此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

間 ,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的意圖 ,絕非他個人曾經篤信基督教的因素所能完全解

釋的 ,尚須從其它更實際層面加以考量 ;諸如馮氏個人破除迷信的信念 、沒收廟

產以籌集軍費 ,以及藉毀滅廟寺以剷除民間組織勢力等 。

除此之外 ,筆者認為馮氏對宗教的態度反應出下列特殊時代意涵 。其一 ,清

末如曾國藩 :胡林翼等人辦團練 ,尚以儒家義理為其精神教育內容 ;(註B9)民
國初年馮玉祥等軍閥採取宗教教義作為治軍的精神指標 ,正是儒家思想式微的表

徵 。在傳統觀念解體之際 ,各軍閥無法創造中心思想 ,只得援引宗教教義作為治

軍方針 。其二 ,馮玉祥等軍閥援引宗教義理治軍治民 、企圖救世的心態 ,正如當

代學者欲採用某些教義 ,作為實現其政治目的的精神武器 。例如康有為 、梁啟超

倡導佛教救世主義 ;蔡元培主張蔬食主義、佛教護國論 ;徐謙提倡耶教救國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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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我們不能僅以迷信遠論軍閥的宗教主張古其三 ,馮玉祥等軍閥亦善於利用

宗教信仰的解釋、證明和支持作用。馮玉祥在信仰三民主義之前 ,係採用基督教

的博愛、利他之教義治軍 ,不但軍中信教者過半數 ,更有打勝仗得力於祈禱之

說。孫傳芳也曾為文申論 :「真正之軍人與菩薩同道 ,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 ,

亦即普渡眾生之事業 ,軍人果滿必定成佛」。(註BB)唐生智亦借佛教以羈縻軍

心。(註”)這些例證均為軍閥的宗教態度 ,留下多彩多姿的註腳。這是值得再

深入探討的問題。

註釋

註 1引自張玉法 :《中國現代史》 (臺北 ,東華 ,民99,第 11版),頁 191。

註 2張玉法 :前引書 ,頁田2.3“ ,

註 3參見李孝悌 :〈 十七世紀以來的士夫與民眾一一研究回顧〉 ,《新史學》 ,第4卷第4期
(199a.12),頁 126。

註 4

註 6

註 5

參見孫傳芳 :〈軍人與菩薩〉 ,《大公報》 ,天津 ,民 l∫年9月∞日 ,版卜 另見 〈湖南和

尚尼姑大結合..●n化運動與三民主義〉 ,《大公報》 ,天津 ,民 16年 1月η日 ,版 6。 與
〈社評⋯陸徵祥棄官為僧〉 ,《大公報》 ,天津 ,民 16年 lU月 9日 ,版 l。 此外就筆者所

知 ,唐維堯、趙恆惕、徐世昌、盧永祥等人均好佛 。

〈社評一宿命論打破之影憋〉 ,《大公報》 ,天津 ,民 16年 12月 8日 ,版 l。 文載 :「民國來

凡軍閥官僚之行動 ,大抵皆取決於 卜筮星相之流 ,各逞野望 ,縱兵殃民而不矢口懼 .共和
之世 ,而迷信星相 ,反極盛一時。」

參見吳相湘 :〈 唐生智與如來佛〉 ,《民國百人傳》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
年),第三冊 ,頁 137。 該文載 :「唐生智是二十世紀中國軍人應用釋迦牟尼的教義作
軍中精神教育的第一人 ,這與 『基督將軍』馮玉祥可謂先後輝映。」亦見 〈湖南和尚尼

姑大結合一佛化運動與三民主義〉 ,《大公報》 ,天津 ,民 16年 1月”日,版 6。 報載 :

「唐及部屬遂日夕唸阿彌陀佛矣 ,即兵士亦須尊守佛戒 ,違戒者即照軍法處治 。」

註 γ 轉引自張玉法 :前引書 ,頁節8。 原資料出處參見頁 29(註 142)LucianW.Pve,
WarlUrdΠ山ics.” .1‘8一 16乳 H°i-shengCⅢ ,WarlUrdPUlⅢcs inc紅 na,p.“ 。

註 8參見羅竹風主編 :《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 (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S9
年),頁38.該文指出辛亥革命之後的三 、四十年中 ,不少軍閥 、官僚 、政客 、漢奸 ,

以及國民裝頭目 ,紛紛表示皈依佛教 ,利用佛教以粉飾自己的反動面目。亦可參見 ,民

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 馮玉祥生平事略〉 ,《文史參考資料彙編》
(天津 ,i9SU年 12月 ),第五輯 ,頁 19一∞ 。〈利用基督教關係進行政治活動〉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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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查時傑 :〈北伐時期前後的 「基督將軍」一一馮玉祥〉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
論集》 (臺北 ,近代中國 ,民 駬 ),第二冊 ,頁”8。

註1U查時傑 :前引文 ,頁2S8。

註11見張曼濤主編 :《民國佛教篇》 ,《中國佛教史論集》之七 k臺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 ,民
σ年 ),頁71。

註也 參見馮玉祥 :《我的生活》 (上海 ,民%年 ,民“年臺北翻印本 ),頁 l;簡又文 :《馮
玉祥傳》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91年 ),頁 7;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小組編 :前引文 ,頁 9。

註13見馮玉祥 :前引書 ,頁2.

註14參見簡又文 :前引書 ,頁 18。

註15參見張玉法 :〈 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 ,《歷史學的新領域》 (台北 ,聯經 ,民
67),頁 13U。

註%參 見馮玉祥 :前引書 ,頁 18‵ 19。 及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馮玉祥自傳》 (北京 ,軍
事科學出版社 ,19SS.ll),頁 9。

註17馮玉祥 :前引書 ,頁∞ 。

註18陳浩如 :〈馮玉祥自述 「基督將軍」的由來〉 ,《藝文誌》 ,第 149期 (民σ.2.l),頁
%.亦見馮玉祥 :前引書 ,頁那。

註19參見簡又文 :前引書 ,頁99。

註∞ 參見郭廷以 :《中國近代史綱》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SU年 ),頁竻U.331。   
￣

註21簡又文 :前引書 ,頁” 。                      ﹉

註” 參見 GeUrgeT.B.D日 ㎡S,CⅡ㎡ sa山血anAmI一 AStU,Uf%rShalrengandⅢ sSUⅢer.

Thea㎡ 血 anAIlancePubliSⅡngCUmpanv,19”  ; RepHnted” CI半叩GwEN

PUBLISHINGCUMPANY,T缸 pei,1994,pp.3-6.                 ﹉

註” 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頁91。

註舛 簡又文 :前引書 ,頁m。                          ﹉

註筠 引自郭緒印 、陳興唐著 :《愛國將軍馮玉祥》 (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S9:8),頁

鉑 。亦見陳浩如 :前引文 ,頁%。

註%查時傑 :參見前引文 ,頁醉 2巧 。

註η 參見簡又文 :前引書 ,頁 99-9S。 亦見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前引書 ,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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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外 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文 ,頁 l。

註” 參見馮玉祥 :前引書 ,頁筘8一%9。

註3U參見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文 ,頁 18。

註31吉合 :〈我在馮玉祥部隊的經歷和見聞〉 ,《馮玉祥將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
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安徽省民政廳革命烈士史料編纂辦公室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巢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 ,19SS.9),168。

註” 轉引自復興出版社編 :《馮玉祥將軍紀念冊》 (九龍 ,復興出版社 ,19“年),頁也。

註竻 參見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文 ,頁 18-19。

註3H.簡又文 :前引書)頁 135。

註“ 見李泰棻 :《國民軍史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臺北 ,文海出版社 ,民 19年初版
);第六十六輯 ,頁 11l。

註鉑 簡又文 :前引書 ,參見頁”4。

註39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文 ,頁 19一∞ 。

註38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文 ,頁2Uq

註” 簡又文 :前引文 ,頁也U一 12I。

註●,U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頁71。

註姐 馮玉祥 :前引書 ,頁巧2。

註鬱 馮玉祥 :前引書 ,頁巧3。

註芻 《大公報》 ,天津 ,民16年 2月”日 ,第3版 。      ﹉

註“ 引自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前引書 ,頁 lU。 亦見馮玉祥 :前引書 ,頁“4。

註小 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前引書 ,頁 ll、 12.

註巧 簡又文 :前引書 ,頁”8。 亦見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前引書 ,頁 1U。

註η 馮玉祥 :前引書 ,頁ω7。

註48L查時傑 ,前引文 ,頁外8。

註Φ 查時傑 ,前引文 ,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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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U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安徽省民政廳革命烈士史料編年辦
公室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巢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 :前引書

,頁%。

註51轉引自民盟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小組編 :前引書 ,頁21。 原出處係傅二度 :《西北
軍內幕片斷》 (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未刊稿 )

註犯 復興出版社編 :《馮玉祥將軍紀念冊》 (九龍 ,復興出版社 ,19%年 ),頁挖。

註“ 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馮玉祥五原哲

師》 ,《內蒙古文史資料》 (包頭 ,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 ,19S●年 ),第二十四輯 ,

頁夗。

註“ 弗伐 、洪志 :《馮玉祥詩歌選》 (哈爾沒市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路.5),頁 1l、 12。
(馮弗伐 、馮洪志係馮玉祥的子女 )

註“ 復興出版社編 :前引書 ,頁 12。

註%復興出版社編 :前引書 ,頁 139、 1● U。

註” 郭緒印、陳興唐著 :前引書 ,頁鉼8。

註∫8查時傑 :前引文 ,頁”8。 該則日記原出自馮玉祥著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馮玉祥日
記》 (江蘇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呢年 ),第五冊 ,頁﹞U4。

註” 簡又文 :前引文 ,頁”2.

註ω 參見 《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 《民初時期》 (臺北 ,教育部 ,19S9年 ),頁 18η 。

註61見史全生主編 :《中華民國文化史》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l?9U+)’ 頁5U● 。

註ω 轉引自 《內政年鑑》第四冊 (上海 :商務 ,民”年 ),頁 (Γ )η4。

註“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管編 :中華民國主年一月七日〈中華佛教總會致國務院呈〉
,《中

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江蘇 :古籍出版社 ,19° 1年 );第三輯 ,頁ωU一ωl。

註“ 參見 〈河南的古木亦不幸〉 ,《大公報》 ,天津 ,民 16年 1月 1日
,版 1U。

註ω 參見游有維 :《上海近代佛教簡史》 (華東師範本學出版社
,19SS年 ),頁 竻-%‘ 亦見

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頁 1U牛 lU5。

註“ 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頁 1與 。

註σ 游有維 :前引書 ,頁 9● 。亦見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頁 1蛢 。

註“ 張曼濤主編 :前引書 ,參見頁lU5。

註ω 引自李泰棻 :前引書 ,頁5上 5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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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U引自魏松聲等纂修 :《民國重修正陽縣志》 (民筠年鉛印本 ,臺北 ,成文影印本 ),卷
二 :頁319-笓 U。

註71參見葉飛鴻 :〈河南省的災荒〉 ,《國史館館刊》 ,復刊第十主期 ,頁 153。

註〞 馮玉祥著 ,余華心整理 :前引書 ,頁∥l。

註93參見 〈開封通信⋯河南紛告民變〉 ,《大公報》 ,天津 ,民K年 3月 趁日 ,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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